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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260元

一根绳子就搞定

2011年12月25日上午，刮
着小北风，太阳也和大家捉
着迷藏，头一天的雪还没融
化。烟台泰顺保洁有限公司
的10位高空保洁员来到福
山区某宾馆天台，开始了一
天的高空作业，干完这一天
的活，他们每个人能拿到260

元钱。这是保洁员中工资最
高的活。

他们身材都不高，和平
常人比起来显得有些瘦小，
两个人合伙，把几十斤的工
具抬到楼顶。每一位高空保
洁员手里都少不了一个塑
料桶、一块吊板、两条绳子
和一个50斤的配重(水泥墩)。

“四层楼，太低了。”接到这个
活，话语中高空保洁员透着
兴奋。哼着歌，他们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

40岁的徐保元已经干
了10年高空保洁员，对他来
说，这次擦洗四层高的宾馆
玻璃不算啥。记者看到，身
材不高的徐保元麻利地把
一根绳子的一头系在楼顶
一个大水泥墩上，把尼龙绳
绕着水泥墩转了两圈盘成
个死扣，绳子的另一头拴着
吊板，吊板上挂着一个盛了
少许水的塑料桶，然后他伸
出脚踩住吊板拉紧绳子。他
们叫这根绳子为“工作绳”，
也视这根为“命绳”。此外，
还有一根绳，绳子一头也连
着水泥墩，而另一头则被抛
到楼下，“这是向下滑时用
的绳子。”徐保元介绍说。

记者向下一看，虽然
只有四层楼高，但不免有
些头晕目眩，腿脚也有些
发软。徐保元笑着说：“刚
开始干也害怕，慢慢习惯
了，这是我干过的最低的
楼层。”对徐保元来说，高
空保洁这活已经很熟了，
不过每次他都会很小心，
因为一旦失足，命就没了。

徐保元一手抓紧绳子，
一手抓着天台的边沿，稳稳
当当地滑到底下挂着塑料
桶的吊板上。“像荡秋千，呵
呵。”徐保元开玩笑地说，然
后拿出刷子开始擦洗玻璃。
身子不断变化着位置，绳子
也随着轻轻晃动。并时不时
掰动绳索上的一个扣钮，吊
板带着他从楼顶顺着外墙
向下垂直降落。

十几分钟，这一趟活就
干完了，他们重新回到四楼
天台，开始下一次“下滑”。

为了养家

37岁干起高空保洁员

赵大川是这10名保洁
员中工龄最短的，干保洁
员两年，而年龄几乎算是
老的了，39岁。为了养家，
他 3 7岁才开始干高空保
洁。高空保洁的负责人朱
本清说，“像赵大川这么大

岁数开始干高空保洁的，
也就他了。”

朱本清告诉记者，公司
共有17名高空保洁员，年龄
最大的40岁，最小的23岁。

“这是一碗青春饭，过了40岁
几乎干不动了。”十层以下
的楼还好说，十层以上的一
般叫年轻小伙负责。“年龄
大体力跟不上。”朱本清说，
三四十层的楼，从楼顶擦到
楼下，一趟可能要6个小时。

赵大川说，家里穷结婚
晚，前几年刚有了孩子，还没
上幼儿园。不过，成家有孩子
后，压力一下子大了。“工厂
里2000来块钱的工资根本不
够日常花销。”赵大川说，前
两天孩子又感冒住院，花掉
了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得已，
自从孩子降生后，赵大川就
辞掉工厂的工作，经人介绍
做起高空保洁员。

“体力就是不如年轻
人啊，干活也慢。”赵大川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跟着
大伙打杂吧，也没啥手艺，
只能干这活，赚的钱比较
多。赵大川不知道啥时候
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他已
是快40岁的人，随着楼越
来越高，工作越来越费时
费力，没几年力气再干高
空保洁了。不过，赵大川还
是不想放弃高空保洁这个
活，因为孩子还小，还要上
学，还需很多钱。

在高空为排解寂寞

唱歌打发时间

在干活的时候，记者总
会听到从高空保洁员那传出
的歌声，有的是他们自己唱
的，有的则是手机里放的。

23岁的罗永涛看起来
不像一名高空保洁员。衣服
很干净，白色的运动鞋上难
见一点污点，偶尔被风吹乱
的头发时不时被他梳理的
很整齐，同伴都叫他“小帅
哥”，也是大伙的“小音箱”。
一干起活来，他就掏出手
机，把音量调到最大，一首
首歌曲就从放手机的裤兜
里飘出来。爱唱歌的同伴，
时不时跟着唱几句。

罗永涛说：“高空保洁
最怕寂寞了，放点歌提提
精神。”大家一干起活来，
相互就不再说话，悬在高
空中心里高度紧张，难免
很寂寞。现在楼都很高，不
像这次这么低，大家都能
看见，“雾天楼又高的话，
谁也看不见谁，得制造出
点响声，大家才不寂寞。”

罗永涛的这个做法得
到了同伴的认同，很多人都
把自己喜欢的歌曲告诉罗
永涛。罗永涛每天下班后第
一个任务就是给手机充电，
为了能保证工作时听歌，他
还专门多准备了两块电池。

为了打发干活时的无
聊时间，有的时候，他们也
会坐在吊板上，停下手中
的话，抽上一根烟。

一个小桶一把刷子，城市“蜘蛛侠”的心跳生活

作业高楼间，命悬一根绳
本报记者 李园园

他们只是一名普通的家政工，干着一份不普通
的工作——— 高空保洁。他们被人称为城市的“蜘蛛
侠”，一条绳拴着命，坐在一块小小的木板上，小心
翼翼地清洗着高楼外檐或玻璃窗。近日，记者跟烟
台泰顺保洁有限公司高空保洁员，体验了一天“蜘
蛛侠”的工作与生活。

2000年，来到烟台后，
四川小伙白萧峰就没回过
一次家。3年前，他干起高空
保洁，至今没有告诉家人。

“怕家人担心。”23岁
的白萧峰说。2000年，上初
中的他因讨厌学习离家出
走，来到烟台投奔朋友。来
烟台后，他才和家人取得
联系。由于年龄小，他干过
很多工作。不过每份工作，
他都会如实告诉家人，除
了这份高空保洁。“家人本
来就担心我，不想再增加
他们的担忧。”白萧峰每天
都会给家里打电话，“爸

妈、奶奶、妹妹、叔叔……
一大家人都会和我说话。”
说着，白萧峰拿出手机，

“这是我妹妹的照片，这是
我家的照片……”

“想家吗？”记者问白萧
峰，他笑着说：“肯定想，但我
还不能回家，想创出一番事
业来再回去。”当初离家出
走，不能这么狼狈地回去，

“得活出个样子来。”临近年
底，白萧峰每天和家人通话
中，家人都在劝他回家。他
也心动，但没干出个样子来
不想回去，怕回去后家人
就不让他出不来了。

随身带着记账本

算算啥时候赚够盖房钱
本报记者 李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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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家人担心

不敢说干高空保洁
本报记者 李园园

▲高空作业是一个危险活，过了40岁很少有公司会聘用。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位置分工，这让他们擦洗起来非常
快速。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在高空作业时间久了，走起来如履平地。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本报记者与高空保洁员一起吃午饭。本报记者 赵金
阳 摄

一位高空
保洁员认真
记录的每一
天的工资。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午休大家都在唠嗑
时，他一个人找个角落，拿
出随身携带的账本，一笔
一划记下工资。“算算啥时
候能够盖房子的钱。”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空保洁
员告诉记者。

2000年他从四川绵竹
来到烟台，除去汶川地震
回家的那三年，他整整干
了9年的高空保洁员。在他
那还不到巴掌大的账本
上，前几页都已密密麻麻
写满了数字。从9月份至
今，每天都有记录，110元、
130元、160元、200元、260

元……有些日子，没有记
录钱数，只有一个“X”。

“打‘X’的是天气不好，一
天没干活，一分钱也没
挣。”他告诉记者，9月5天
没干活、10月6天没干活，

“11月、12月雨雪天多，十

几天没干活。”记者看到，
11月打了12个“X”、12月有
11个“X”。“天冷了，干活
比以前少了。”说话间，他
时不时看看账本。

他告诉记者，汶川地
震后，他用政府补贴的钱
和自己的储蓄只把房子
盖了一半。“还差5万块钱
就能把房子盖起来了。”
他低头看着账本，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说，2011年初
他和妻儿又来到烟台打
工，他重新干起了高空保
洁员。高空保洁员这活虽
然危险，但赚钱多。他挣
的钱盖房子，妻子挣的钱
家用。“一年下来赚的钱
还不够盖房子的，过年不
想回家。”他说，可前不久
钱在公交车上钱包被人
偷了，身份证也没了，得
回家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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